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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埃塞族群的历史等级结构框定了国内各族群权力关系ꎬ 其固

有的对立与零和博弈思维深刻影响了埃塞国家整合进程ꎬ 成为理解当前埃塞

族群冲突的重要切入点ꎮ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埃塞国家疆域定型期ꎬ 所罗

门王朝将不同群体纳入共同的政治空间ꎬ 塑造了以阿姆哈拉人为中心的族群

等级结构ꎮ 当时ꎬ 阿姆哈拉人是国家主导精英ꎬ 提格雷人是地方精英ꎬ 奥罗

莫人是王朝臣民ꎬ 索马里人是被征服的 “敌人”ꎮ ２０ 世纪初ꎬ “精英—臣民—
敌人” 差异推动了不同群体身份的族裔化ꎮ 海尔􀅰塞拉西皇帝推行强制同化

政策ꎬ 引发其他族群反抗ꎮ 德格政权试图以国家为中心消除族群界限ꎬ 但族

群离心倾向加剧催生了各种族群武装团体ꎮ 提人阵推翻德格政权后ꎬ 推行民

族联邦制ꎬ 将族群身份制度化ꎬ 族群自治意识增强ꎮ 不过ꎬ 提人阵对权力的

长期垄断引发其他族群不满ꎮ ２０１８ 年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执政后ꎬ 打击族群

分离势力ꎬ 推行政治改革ꎬ 倡导泛埃塞主义与族群和解ꎬ 致力于消除族群历

史等级结构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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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非洲大国埃塞俄比亚 (简称 “埃塞”) 自 １９９１ 年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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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全国影响力建设智库专项重大课题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非共建现代化路径研究”
(ＺＫＺＤ２０２４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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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简称 “埃革阵”) 执政以来ꎬ 逐步恢复社会秩序与政治

稳定ꎮ 随着国家重建完成与梅莱斯􀅰泽纳维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 深入推进 “发展

型国家” 战略ꎬ 埃塞经济实现高速增长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

１０％ ꎬ 被誉为非洲 “增长奇迹”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 (Ａｂｉｙ
Ａｈｍｅｄ) 上任后提出 “新埃塞愿景”ꎬ 试图续写发展辉煌ꎮ② 但埃塞国内族群

矛盾已呈现日益激化之势ꎮ 以往主导埃革阵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ＴＰＬＦꎬ
简称 “提人阵”) 不满对联邦影响力的丧失ꎬ 于 ２０２０ 底挑起提格雷战争ꎮ
２０２３ 年初ꎬ 曾支持阿比的阿姆哈拉特种部队反对联邦与提人阵妥协ꎬ 也与政

府军爆发冲突ꎮ ２０２４ 年以来ꎬ 提人阵内部因权力分配产生分歧ꎬ 央地冲突以

及地方内部冲突叠加ꎮ③ 其他地区族群暴力事件的频率也显著增加ꎮ 埃塞政治

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ꎮ
为何埃塞在经历 ３０ 年政治总体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后仍出现波及全国的

族群冲突? 有学者将其归咎于埃革阵引入民族联邦制、 赋予各族群自治权ꎬ
诱发了更多的地方民族主义乃至分离情绪ꎮ 正是制度缺陷使各族精英都更热

衷政治与经济上的 “族群生意”ꎮ④ 这种观点具有启示价值ꎬ 但忽视了民族联

邦制出台时埃塞的历史环境ꎬ 以及该制度试图通过向各族群赋权来调和族群

矛盾的探索性努力ꎮ 实际上ꎬ 族群矛盾与冲突贯穿帝制、 德格 (Ｄｅｒｇ)、 埃革

阵时期ꎬ 历届政府也都提出解决族群问题的思路与方案ꎮ 把当前冲突诿过于

埃革阵及其施行的民族联邦制ꎬ 忽视了埃塞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ꎮ 同样ꎬ 它

将埃塞族群问题与制度设计的复杂互动关系简化为民族联邦制导致族群冲突ꎬ
遮蔽了部分历史真相ꎮ

独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族群问题源自殖民地边界划分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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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族群边界的破坏ꎬ 新生非洲国家无法妥善处置被强行 “捏合” 进一国

的族群关系ꎮ 对这些国家来说ꎬ 国内族群缺乏必要交流与融合ꎬ 族群认同与

国家认同错位ꎮ① 但埃塞有其特殊性ꎮ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且未被殖民的非

洲国家ꎬ 埃塞在 ２ ０００ 多年历史中不断扩大疆域ꎬ 吸纳并融合多元群体ꎮ 其

一ꎬ 疆域扩大导致主导群体扩散与内部分化ꎬ 出现相互竞争的族群ꎮ 疆域扩

大使原先单一语言文化群体逐渐产生地域分化ꎬ 这种分化伴随着权力、 资源

分配不均与竞争ꎬ 不同权力利益诉求促成差异化身份认同ꎮ② 其二ꎬ 疆域扩

大ꎬ 新群体加入ꎬ 主导群体能有效调控群体间关系ꎮ 疆域扩张是一个反复拉

锯的过程ꎮ 历经数世纪博弈ꎬ 主导群体通过与新群体上层分享政治经济权力ꎬ
逐步吸纳、 融合新群体ꎬ 从而有效整合新领地ꎮ③ 其三ꎬ 疆域扩大ꎬ 但主导群

体无法有效吸纳新群体ꎮ 国家对一块领地的快速兼并往往缺乏前期准备ꎬ 对新

群体的吸纳尚需时日ꎬ 短期多采用暴力镇压手段ꎬ 导致对抗性身份认同ꎮ④ 上述

３ 种情况在埃塞历史上都曾出现ꎮ 无论群体分化还是新群体加入ꎬ 都是作为非洲

本土国家的埃塞向现代转型的阶段性产物ꎮ 在此过程中ꎬ 埃塞发展出一套相对

稳定的用于界定族群关系、 规定族群权力地位的模式ꎬ 族群结构逐渐成形ꎮ
族群结构既包括物理空间结构ꎬ 也包括历史政治结构ꎬ 指在国家形成与

整合过程中ꎬ 不同族群界定自身社会、 政治、 经济地位ꎬ 进而规定族群关系

的基本框架及其动态调整ꎮ 等级性与不平等乃是其中常态ꎬ 因而族群历史结

构通常都是历史等级结构ꎮ 该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期合作或冲突的

族群关系ꎮ 鉴于族群结构具有内在稳定性与锁定效应ꎬ 因而还对当前一国族

群关系造成影响ꎮ⑤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就隐含了当前族群冲突的深层原

因ꎬ 它同样为理解埃塞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限度提供了一个观察视

角ꎮ 本文首先探讨 ２０ 世纪以前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形成过程ꎬ 随后分析孟尼

利克二世 (Ｍｅｎｅｌｉｋ ＩＩ) 时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等级特征ꎮ 这种等级结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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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埃塞的族群关系ꎬ 历届政府都试图从这种结构中 “突围”ꎬ
但顽固的历史等级结构至今仍具有强大影响ꎮ 正基于此ꎬ 本文既回溯历史ꎬ
又审思当下ꎮ 事实上ꎬ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比政府意识到埃塞国内族群关系问题

的严峻性ꎬ 在打击族群分离主义、 建立包容性政治、 推进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ꎮ

一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形成

非洲之角地区讲闪米特语 (Ｓｅｍｉｔｉｃ)、 库希特语 (Ｃｕｓｈｉｔｉｃ) 的主要群体

在历史上的互动推动了埃塞国家的发展ꎮ 各群体间的政治博弈、 文化碰撞与

地缘竞争推动了群体的融合与分化ꎬ 在推动埃塞国家疆域最终定型的同时ꎬ
塑造了群体间的等级关系ꎬ 奠定了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基础ꎮ①

(一) 锻造精英: 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的分化

提格雷人 (Ｔｉｇｒａｙ) 与阿姆哈拉人 (Ａｍｈａｒａ) 是埃塞历史发展进程中两

个主导了国家构建的核心群体ꎮ②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在争夺国家主导权的斗争

中ꎬ 两群体走向分化、 对立ꎮ 孟尼利克二世最终确立阿姆哈拉人 “统治精英”
的地位ꎬ 提格雷人逐渐被边缘化与属地化ꎮ③

在早期记载中ꎬ 两群体都被称为阿比西尼亚人 (Ａｂｙｓｓｉｎｉａｎｓ)ꎮ④ 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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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却并不明显ꎮ 加之 “民族” 带有国族含义ꎬ 因此本文只有在提到民族联邦制、 民族州等埃塞官方规

定用语时使用 “民族”ꎮ 孟尼利克二世完成国家整合以前ꎬ 本文以 “群体” 指代埃塞国内各人群单位ꎻ
在其统治后期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成型ꎬ 各群体有了族裔身份、 族群意识ꎬ 本文即以 “族群” 指代

各人群单位ꎬ 以 “地方民族主义” 指代各族群以自身为中心、 追求自治乃至分离的政治理念ꎮ 有关概

念辨析请参见李安山: «论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 “部族” 问题»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５ 页ꎻ 蒋俊: «部落、 部族、 族群与民族: 非洲研究中主要人群概念的辨析与定位»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７ ~ ８８ 页ꎻ 张湘东: «埃塞俄比亚联邦制: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ꎬ 中国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１１ 页ꎮ

肖玉华著: «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４０ 页ꎮ
施琳、 牛忠光: «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２ 页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Ｓｈａｃｋ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ｓꎬ Ａｍｈａｒａꎬ Ｔｉｇｒｉňａ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 ＩＶ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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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阿拉伯闪米特人与埃塞北部库希特人混血的后裔ꎬ 定居在青尼罗河谷与

厄立特里亚高地之间ꎮ 早期阿比西尼亚人高层通行闪米特语ꎮ① 随着人口增

多、 贸易范围扩大ꎬ 他们逐渐向南扩张至绍阿 (Ｓｈｏａ)ꎮ 人群迁移促使语言分

化ꎮ 至少在阿克苏姆 (Ａｘｕｍ) 兴起 ３００ 多年前ꎬ 生活在厄立特里亚、 提格雷

高地的群体就开始使用闪米特语北支吉兹语 ( Ｇｅ’ ｅｚ)、 提格雷尼亚语

(Ｔｉｇｒｉｎｙａ)ꎬ 而从塔纳湖 (Ｔａｎａ)、 阿瓦什河 (Ａｗａｓｈ) 上游到绍阿一带的群体

则使用闪米特语南支阿姆哈拉语 (Ａｍｈａｒｉｃ)、 加法特语 (Ｇａｆａｔ)、 古拉格语

(Ｇｕｒａｇｅ)ꎮ② 日后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的分野由此产生ꎮ
公元 １ 世纪ꎬ 阿克苏姆王国以北方为统治中心ꎬ 王国精英皈依基督教ꎬ

吉兹语为教会语言ꎮ ６ ~ ７ 世纪ꎬ 因贝贾人 (Ｂｅｊａ) 骚扰与红海贸易衰退ꎬ 统

治中心向南转移ꎬ 特克泽河 (Ｔｅｋｅｚｅ) 下游阿姆哈拉、 塔纳湖以西戈贾姆

(Ｇｏｊｊａｍ) 以及阿巴伊河 (Ａｂａｙ) 南部绍阿等地在重要性上逐渐超过北方提格

雷高地ꎮ③ １２７０ 年ꎬ 绍阿领主耶库诺􀅰阿姆拉克 (Ｙｅｋｕｎｏ Ａｍｌａｋ) 推翻阿高

人 (Ａｇｅｗ) 的扎格维王朝 (Ｚａｇｗｅ)ꎬ 恢复 “所罗门世系”ꎬ 这可视为南方人

掌握埃塞国家权力的开始ꎮ④ 通过制造所罗门王 ( Ｓｏｌｏｍｏｎ) 与示巴女王

(Ｓｈｅｂａ) 后裔的传说ꎬ 阿姆哈拉人与提格雷人共享阿克苏姆继承者身份ꎮ⑤

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初ꎬ 皇帝仅是名义上的 “万王之王”ꎬ 提格雷、 阿姆哈

拉与绍阿三地领主分割了国家权力ꎮ １８５５ 年ꎬ 取得阿姆哈拉统治权的卡萨􀅰
海卢 (Ｋａｓｓａ Ｈａｉｌｕ) 称帝ꎬ 即提沃德罗斯二世 (Ｔｅｗｏｄｅｒｏｓ Ⅱ)ꎮ 提格雷则由

卡萨􀅰默察 (Ｋａｓｓａ Ｍｅｒｃｈａ) 统治ꎬ 依托北方红海贸易积聚实力ꎮ 当提沃德罗

斯二世与英国冲突时ꎬ 卡萨􀅰默察却与后者合作ꎬ 向其提供补给ꎮ⑥ 绍阿长期

由阿姆哈拉萨尔􀅰马利安家族 (Ｓａｈｌｅ Ｍａｒｙａｍ) 统治ꎬ 控制帝国南部边区ꎬ 主

要防范北上的奥罗莫人ꎮ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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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ｏｌｄ Ｇ􀆰 Ｍａｒｃｕｓ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 － ４􀆰
[塞内加尔] Ｄ􀆰 Ｔ􀆰 尼昂主编: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ꎬ 张文淳

等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３５１ ~ ３５２ 页ꎮ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ꎬ 钟槐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４ 年版ꎬ

第 ４５ 页ꎮ
Ｇ􀆰 Ｗ􀆰 Ｂ􀆰 Ｈ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Ｚāｇｕē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５ꎬ ｐｐ􀆰 ２ － ４􀆰
Ｈａｒｏｌｄ Ｇ􀆰 Ｍａｒｃｕｓ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ｐ􀆰 １６􀆰
[美国]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 «埃塞俄比亚史»ꎬ 董小川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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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８ 年提沃德罗斯二世战死ꎬ 阿姆哈拉与绍阿势力合流ꎬ 与北方提格雷领

主对峙ꎮ １８７２ 年卡萨􀅰默察称帝ꎬ 即约翰尼斯四世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 ＩＶ)ꎮ 为了换取

南方领主承认ꎬ 他册封萨尔􀅰马利安为绍阿国王ꎬ 即后来的孟尼利克二世ꎬ 给

予其在南方独立统治权ꎮ① 约翰尼斯四世统治重心在北方ꎬ 积极向红海地区扩

张ꎻ 作为英国盟友ꎬ 他还卷入对马赫迪国家的战争ꎮ 孟尼利克二世则南下蚕食

奥罗莫土地以充实自身力量ꎬ 并与意大利人结盟以制衡约翰尼斯四世ꎮ １８８９ 年

约翰尼斯四世在与马赫迪的冲突中丧生ꎬ 孟尼利克二世继位为埃塞皇帝ꎮ
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期间ꎬ 通过 “精英整合”ꎬ 打造了一个认同所罗门王朝

政权、 共享权力与利益的统治精英群体ꎮ 他运用联姻、 封爵、 封土等手段ꎬ
将提格雷、 奥罗莫等地方精英纳入帝国权力网ꎬ 塑造了以阿姆哈拉人为核心

的 “精英族群”ꎮ 其身份认同突破了血缘、 地域ꎬ 更多取决于对王室的效忠ꎮ
例如ꎬ 提格雷贵族塞尤姆􀅰加布雷􀅰基丹 (Ｓｅｙｏｕｍ Ｇａｂｒｅ Ｋｉｄａｎ) 因支持王室

而成为提格雷的阿姆哈拉总督ꎻ 曼加夏􀅰约翰尼斯 (Ｍｅｎｇｅｓｈａ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 虽

是前皇帝约翰尼斯四世之子ꎬ 但因抵制孟尼利克而沦为提格雷 “叛逆”ꎮ② 权

力决定身份ꎬ 忠于孟尼利克的各类精英结成阿姆哈拉政治共同体ꎮ
为了削弱提格雷贵族力量ꎬ 孟尼利克二世在南方新征服土地上分封大批

阿姆哈拉贵族ꎬ 并在奥罗莫地区营建新都亚的斯亚贝巴ꎬ 竭力使提格雷人远

离权力中心ꎮ③ １８８９ 年ꎬ 他与意大利人订立 «乌查理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Ｗｉｃｈａｌｅ)ꎬ 将提格雷北部博戈斯 (Ｂｏｇｏｓ)、 哈马森 (Ｈａｍａｓｅｎ) 等地划给意属

厄立特里亚ꎬ 切断了提格雷人联通红海的资源渠道ꎮ④ １８９６ 年ꎬ 在阿杜瓦战

役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ｄｏｗａ) 期间ꎬ 孟尼利克二世放任意军劫掠提格雷地区ꎻ 战后继

续承认意大利对整个红海沿岸的占领ꎮ 提格雷地区沦为埃塞与意属厄立特里

亚之间的战略缓冲带ꎮ
在埃塞国家疆域南扩的过程中ꎬ 阿比西尼亚人分化出相互竞争的提格雷

人与阿姆哈拉人ꎮ 双方同为埃塞文明缔造者ꎬ 围绕国家主导权进行了长期博

弈ꎮ １９ 世纪末ꎬ 孟尼利克二世最终胜出ꎬ 完成南方阿姆哈拉人对国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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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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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ꎬ 第 １８０ ~ １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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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ꎮ 根据归附与效忠程度ꎬ 以政治立场为依据的族群身份最终形成ꎬ 出现

了主导埃塞统治权的阿姆哈拉人及与之对抗的地方竞争者提格雷人ꎮ
(二) 吸纳臣民: 被征服的奥罗莫人及其融入

奥罗莫人是埃塞国家扩张中的外围群体ꎮ 在阿姆哈拉人进一步向南扩张

的过程中ꎬ 与奥罗莫人进行了数世纪拉锯ꎬ 期间奥罗莫人一度占据上风ꎬ 但

阿姆哈拉人取得最终胜利ꎬ 吸纳了大片奥罗莫土地与人口ꎮ 由于阿姆哈拉人

承担了征服奥罗莫人的任务ꎬ 由此ꎬ 奥罗莫人成为充实阿姆哈拉人力量并最

终压倒提格雷人的资源ꎮ 在此过程中ꎬ 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文化相互借鉴ꎬ
高层相互通婚ꎬ 数位埃塞皇帝的母族都出身奥罗莫贵族ꎮ 奥罗莫上层加入所

罗门王朝权力网并逐渐阿姆哈拉化ꎬ 大量底层奥罗莫人则沦为农奴ꎮ
库希特语族一支的奥罗莫人早期可能生活在埃塞南部阿巴亚湖 (Ａｂａｙａ)

与查莫湖 (Ｃｈａｍｏ) 一带ꎮ① 作为游牧群体ꎬ 奥罗莫人生计以牛为中心并形成

“盖达” (ｇａｄａ) 体系ꎮ 他们按年龄段划分ꎬ 将男性分为权力与分工各异的盖

达组ꎮ 其中ꎬ 掌握议事大权的盖达组须在任内 (８ 年左右) 至少发动一次远

征ꎬ 以锤炼群体战斗意志与尚武精神ꎮ②

１６ ~ １８ 世纪ꎬ 奥罗莫人通过盖达远征向埃塞东、 中部地区扩张ꎬ 填补了

埃塞与阿达勒 (Ａｄａｌ) 苏丹国博弈后留下的政治真空ꎮ 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

人互动日益密切ꎮ １７ 世纪初ꎬ 王子苏塞尼奥斯 (Ｓｕｓｅｎｙｏｓ Ｉ) 在奥罗莫人支持

下成为埃塞新皇ꎮ 作为回报ꎬ 奥罗莫人占领了大量东正教会土地ꎮ③ “王子纷

争” (Ｚａｍａｎａ Ｍａｓａｆｅｎｔ) 时期ꎬ 阿姆哈拉贵族为了自保与发展ꎬ 频繁与奥罗莫

上层通婚ꎮ 戈贾姆领主海卢公爵 (Ｒａｓ Ｈａｙｌｕ) 将女儿许配给奥罗莫扎乌迪侯

爵 (Ｄａｊａｚｍａｃｈ Ｚａｗｄé)ꎬ 维持与奥罗莫亚朱王朝 (Ｙａｊｊ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的友好关系ꎮ
瓦桑􀅰萨加德 (Ｗａｓａｎ Ｓａｇａｄ) 在绍阿的领地紧邻奥罗莫人ꎬ 因而任命一大批

奥罗莫官员以稳定统治ꎮ 其子萨赫拉􀅰塞拉西 (Ｓａｈｌａ Ｓｅｌｌａｓｅ) 统一绍阿后仍

保留与奥罗莫上层通婚的传统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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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６ꎬ ｐｐ􀆰 ３２ － ３３􀆰

[肯尼亚] Ｂ􀆰 Ａ􀆰 奥戈特主编: «非洲通史 (第五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ꎬ 李安山等

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５６２ 页ꎮ
Ｔｓｅｇａ Ｅｔｅｆａ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ｏｍｏ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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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Ｊ􀆰 Ｆ􀆰 阿贾伊主编: «非洲通史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ꎬ 张

文淳等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２８１ ~ ２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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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ꎬ 尽管奥罗莫人占据军事优势ꎬ 但其上层文化逐渐阿姆哈拉化ꎮ①

１９ 世纪ꎬ 随着埃塞国家实力恢复ꎬ 奥罗莫人逐渐被视为文化水平低、 未开化

的异教徒ꎬ 即 “盖拉人” (意为 “奴隶”)ꎮ② 孟尼利克二世时ꎬ 同时掌握军事

优势与文化霸权的阿姆哈拉人开始规定奥罗莫人身份ꎬ 后者内部出现 “像阿

姆哈拉人一样行事的人” 与 “像奥罗莫人一样行事的人”ꎮ③

一方面ꎬ 奥罗莫上层的地位得到提升并稳固ꎬ 完成阿姆哈拉化ꎮ １９ 世纪ꎬ
随着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帝位竞争的白热化ꎬ 后者不断吸纳奥罗莫军事力

量以壮大自身ꎻ 奥罗莫上层由此加入埃塞南方精英权力网ꎮ 绍阿国王萨尔􀅰马

利安母族就是奥罗莫人ꎬ 他在母族支持下对抗提格雷人ꎮ 孟尼利克二世称帝

后ꎬ 奥罗莫上层陆续皈依东正教ꎮ 例如ꎬ 瓦洛 (Ｗäｌｌｏ) 与绍阿的奥罗莫领主

穆罕默德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与阿玛德 (Ａｍａｄé) 原为穆斯林ꎬ 这一时期改宗并分

别更名为米卡勒与海卢􀅰马里亚姆 (Ｈａｙｌä Ｍａｒｙａｍ)ꎮ④ 沃勒加 (Ｗａｌｌａｇａ) 领

主库姆萨 (Ｋｕｍｓａ) 受洗后改名盖布雷􀅰艾吉扎比尔 (Ｇｅｂｒｅ Ｅｇｚｉａｂｈｅｒ)ꎬ 并

转用阿姆哈拉语ꎮ⑤ 奥罗莫上层还担任为皇帝镇守地方的 “巴拉巴特”
(ｂａｌａｂｂａｔ)ꎮ⑥ 季马 (Ｊｉｍｍａ) 的奥罗莫领主阿巴􀅰吉法尔二世 (Ａｂｂａ Ｊｉｆａｒ ＩＩ)
曾协助孟尼利克二世进攻锡达莫人 (Ｓｉｄａｍａ)ꎬ 其后代因功世袭家族领地ꎮ⑦

瓦洛奥罗莫贵族米卡勒与孟尼利克二世长女沙瓦􀅰雷加 (Ｓｈｅｗａ Ｒｅｇｇａ) 联姻

后得封 “公爵”ꎬ 其子伊雅苏 (Ｌïｊ Ｉｙａｓｕ) 后来还继位为帝ꎮ⑧

另一方面ꎬ 多数奥罗莫人沦为埃塞国家军事扩张与经济掠夺的牺牲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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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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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ｌｉｎ: 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９５􀆰



埃塞俄比亚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形成及其当代影响

他们与阿姆哈拉人的身份对立不断凸显ꎮ① 孟尼利克二世南下征服奥罗莫人

后ꎬ 将当地土地与人口授予阿姆哈拉军人ꎬ 后者留在当地担任巴拉巴特ꎮ 这

一举措巩固了埃塞对南方新征服土地的控制ꎬ 使其有能力在 １９ 世纪末欧洲瓜

分非洲的浪潮中幸存ꎬ 不过也形成了阿姆哈拉人统治奥罗莫人的结构ꎮ 后者

备受巴拉巴特剥削ꎬ 是领地上无权的臣民ꎬ 是阿姆哈拉人眼中的 “盖拉人”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大批奥罗莫农奴皈依伊斯兰教ꎬ 对抗埃塞统治者压迫与

东正教文化渗透ꎮ 伊斯兰化也加速了奥罗莫族群身份的形成ꎮ
(三) 战胜 “敌人”: 被纳入埃塞疆域的索马里人及其反抗

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有 ５００ 多年的互动ꎬ 其中不乏通婚、 联盟ꎬ 但 １９
世纪末埃塞对索马里人的征服则显得简单粗暴ꎮ 有学者甚至把埃塞对欧加登

(Ｏｇａｄｅｎ) 的占领看作 “瓜分非洲” 的一部分ꎮ② 索马里人被纳入埃塞国家的

过程没有太多融合的元素ꎬ 更多表现为对 “异族” 索马里人的征服ꎮ 后者不

接受埃塞政府统治ꎬ 期待联合其他索马里人共同组建一个大索马里国家ꎮ
欧加登地区生活着近 ３０ 个索马里氏族ꎬ 其中达鲁德 (Ｄａｒｏｄ) 氏族欧加

登亚氏族在人口上占多数ꎮ③ 早在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他们就驱逐了当地奥罗莫人ꎬ
占据了欧加登牧场ꎮ④ 以血缘为基础ꎬ 索马里人根据习惯法 (ｘｅｅｒ) 明确群体

共同义务与惩罚机制ꎬ 团结各氏族ꎬ 形成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ꎮ⑤ 氏族大会与

长老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ꎬ 解决纠纷ꎮ⑥ ７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ꎬ 索马里

人将自身起源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ꎬ 将谱系血统与宗教道统合二为一ꎬ 强化

了族群身份ꎮ⑦ １４ 世纪以来ꎬ 埃塞与索马里人冲突日益频繁ꎮ 索马里伊法特

(Ｉｆａｔ) 苏丹国 (Ｉｆａｔ) 定都非洲之角商品物流集散地泽拉 (Ｚｅｉｌａ)ꎬ 形成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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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Ｍ􀆰 Ｌｅｗｉｓꎬ Ａ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ｍａｌｉ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１２７ － １２８􀆰
王学军: «重新理解传统氏族制度: 索马里国家重建的社会逻辑及其限度»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８ ~ ６９ 页ꎮ
闫伟: «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与阿拉伯认同的历史起源»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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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之势ꎮ 沿哈勒尔 (Ｈａｒａｒ) 至泽拉一线的战事持续百年ꎮ １６ 世纪ꎬ 阿达勒

苏丹国在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 (Ａｈｍｅｄ ｉｂ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Ｇｈａｚｉꎬ Ｇｒａｎ) 带领

下多次发动对埃塞的 “圣战”ꎬ 欧加登游牧民被进一步团结起来ꎮ １５２９ ~ １５３３
年ꎬ 格兰一度占领绍阿、 瓦洛的阿姆哈拉领地并摧毁埃塞皇帝登基地玛丽亚

天国大教堂 (Ｍａｒｉａ Ｚｉｏｎ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ꎮ① 在阿拉伯史书中ꎬ 这一时期被称为 “征
服阿比西尼亚”ꎮ 格兰成为穆斯林特别是索马里人眼中的英雄ꎻ 而在埃塞史书

中ꎬ 他则以 “死敌” 的形象出现ꎮ② 在与埃塞漫长的对抗中ꎬ 索马里人不断

借外敌强化自身族群认同ꎬ 这导致埃塞基督徒与索马里穆斯林之间出现身份

鸿沟ꎮ
１９ 世纪末ꎬ 索马里土地遭到意、 英、 法殖民者瓜分ꎬ 埃塞也趁机向邻近

索马里地区扩张ꎮ １８８７ 年ꎬ 时为绍阿国王的孟尼利克占领商业重镇哈勒尔ꎮ
１８９１ 年ꎬ 孟尼利克二世着手征服欧加登ꎮ １８９７ 年他与英国订约ꎬ 后者承认埃

塞对欧加登的占领ꎮ 不过ꎬ 埃塞缺乏整合欧加登的意愿ꎬ 只是将其作为防御

欧洲殖民者的缓冲区ꎬ 偶尔从哈勒尔或吉吉加 (Ｊｉｊｉｇａ) 派军向索马里各氏族

暴力征缴贡赋或讨伐叛乱ꎮ③ 索马里各氏族长老名义上担任埃塞巴拉巴特ꎬ 但

享有很大自主权ꎮ④ １８９９ 年ꎬ 出身欧加登氏族的穆罕默德􀅰哈桑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ｂｄｉｌｌｅｈ Ｈａｓｓａｎ) 不承认英国、 意大利与埃塞订立的条约ꎬ 发起长达 ２０ 年的

“德尔维希运动” (Ｄｅｒｖｉｓｈ)ꎮ 哈桑与英属索马里兰祖拜尔氏族 (Ｚｕｂｅｉｒ) 联

姻ꎬ 频繁袭扰埃塞对外商道ꎮ 到 １９１３ 年孟尼利克二世去世时ꎬ 哈桑在沃尔代

尔 (Ｗａｒｄｈｅｅｒ)、 科拉赫 (Ｋｏｒａｈｅ) 等地的统治已十分稳固ꎮ⑤ １９１７ 年ꎬ 奥斯

曼帝国册封哈桑为索马里埃米尔ꎬ 进一步赋予其合法性ꎮ⑥ 一战后ꎬ 欧加登人

寻求意大利人支持ꎮ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年ꎬ 意大利殖民者向欧加登长老、 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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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军事援助ꎮ 在随后意大利入侵埃塞的战争中ꎬ 哈维耶 (Ｈａｗｉｙｅ) 氏族长

老欧勒尔􀅰狄雷 (Ｏｌｅｌ Ｄｉｎｌｅｈ) 配合意军骚扰埃塞军队ꎮ① １９４１ 年意大利战

败ꎬ 英国把欧加登与其他索马里地区合并ꎬ 实施统一管理ꎬ １９４６ 年还提出支

持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 “贝文计划” (Ｂｅｖｉｎ Ｐｌａｎ)ꎮ 此举调高了欧加登索马里

人的期待值ꎬ 鼓励了旷日持久的分离主义运动ꎬ 进一步加剧与埃塞的隔阂ꎮ②

埃塞对欧加登的统治不稳定、 时断时续ꎬ 当地索马里人并非所罗门王室臣民ꎬ
仅是充满敌意的 “异教徒敌人” 和 “被征服者”ꎬ 是埃塞族群结构中最外围

的离心元素ꎮ
总之ꎬ 在埃塞国家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ꎬ 各个群体先后被纳入ꎮ １９ 世纪

末ꎬ 不同社会等级逐渐固化为族群ꎬ 并发展为埃塞族群的等级结构ꎮ 它脱胎于

所罗门王朝下的等级制ꎬ 形成族群关系与社会等级关系交叉、 重叠的特征ꎬ 这

使埃塞族群结构具有内在稳定性ꎬ 因而增加了历届政府的改造与治理难度ꎮ 族

群历史等级结构对埃塞族群关系、 政治格局、 社会秩序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ꎮ

二　 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等级性及其互构

埃塞国家疆域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最终定型ꎬ 国家建构也在这一时期

起步ꎮ 阿姆哈拉统治精英将各群体纳入一个共同的政治空间ꎮ 他们在埃塞国

内身份各异ꎬ 或是统治者或是臣民ꎬ 但从来都不是埃塞国民ꎮ 在这个扩张型

封建国家中ꎬ 人群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反映了与政权的亲密程度以及进入权

力高层的可能性ꎮ 其中阿姆哈拉人是 “主导精英”ꎬ 提格雷人也是统治精英来

源ꎬ 但属于 “被防范群体”ꎬ 是 “地方精英”ꎻ 奥罗莫人是 “臣民”ꎬ 索马里

人是 “敌人”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不同群体在自我审视与互构中逐渐将彼此政治

等级关系转化为族群关系ꎮ
“精英群体” 阿姆哈拉人主导了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形成ꎬ 将 “等级即身

份” 的秩序观应用于族群身份界定上ꎮ 提沃德罗斯二世时期ꎬ 阿姆哈拉语在

教会与官方文书中逐步取代吉兹语ꎬ 成为具有排他性的 “国王语言”ꎮ③ 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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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二世以来ꎬ 一群享有政治权力、 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的人在既得利益基

础上形成具有持久认同的族群共同体ꎬ 以往指代社会等级的阿姆哈拉人成为

族群名称ꎮ 作为族群的阿姆哈拉人ꎬ 将祖先追溯到史诗 «众王之荣耀»
(Ｋｅｂｒａ Ｎａｇａｓｔ) 中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后裔孟尼利克一世ꎮ 他们因信仰

(东正教)、 血统 (所罗门)、 族群 (阿姆哈拉人) 的优越性而具有统治国家

的权力ꎬ① 阿姆哈拉人就此与埃塞统治合法性绑定ꎮ 具体而言ꎬ 信仰使阿姆哈

拉人继承了犹太人 “上帝选民” 的神圣属性ꎻ “基督徒等于阿姆哈拉人”ꎻ 而

他们的中央集权制与官僚文化形塑了埃塞国家ꎮ② 在国家整合中ꎬ 传统精英

“大人物” 也与阿姆哈拉人画等号ꎻ 这些人赓续传统ꎬ 共享观念与价值ꎬ 尤其

是忠于所罗门王室ꎮ③

值得注意的是ꎬ 作为族群的阿姆哈拉人既包括绍阿贵族ꎬ 也囊括部分提

格雷贵族、 奥罗莫贵族ꎮ 它并非以亲缘纽带为基础的族群ꎬ 而是依托权力的

族群ꎮ 无论原本出身、 地域ꎬ 只要皈依东正教ꎬ 认同所罗门王室统治ꎬ 讲阿

姆哈拉语ꎬ 并将祖先追溯到所罗门世系ꎬ 他就是阿姆哈拉人并获得进入精英

权力网的资格ꎮ④ 那些无法成为阿姆哈拉人的群体则应安于自身等级并接受阿

姆哈拉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ꎬ 由此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ꎮ⑤ 可以说ꎬ 依

托语言与历史神话ꎬ 阿姆哈拉人建构了三位一体身份属性ꎬ 将族群身份与等

级秩序混而为一ꎮ
一方面ꎬ 阿姆哈拉人依靠等级制进行自我整合ꎮ 一是通过等级身份明确

上下尊卑ꎮ 孟尼利克二世时ꎬ 除东正教神职人员ꎬ 阿姆哈拉精英包括忠于皇

帝的绍阿贵族与归顺贵族 (提格雷、 戈贾姆、 奥罗莫等贵族)ꎮ 其中ꎬ 血统最

尊贵的王族可享有 “亲王” 称号ꎬ 身份可世袭ꎮ 其他贵族统称 “敕封贵族”ꎬ
爵位与在政府中的职位对应ꎮ 其中最高级的 “公爵” 可担任军事统帅ꎻ 次一

级 “侯爵” 可担任近卫军军官ꎮ 孟尼利克二世堂兄、 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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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马康南 (Ｍａｋｏｎｎｅｎ) 就得到 “公爵” 封号ꎬ 而塞拉西进入权力中枢前曾任

近卫军军官ꎮ 归顺贵族可获封 “伯爵” “子爵”ꎬ 分别对应右翼、 左翼司令

官ꎮ① 若与王室联姻ꎬ 归顺贵族地位还可进一步提升ꎬ 如约翰尼斯四世的孙子

塞约姆􀅰曼加夏 (Ｓｅｙｏｕｍ Ｍｅｎｇｅｓｈａ) 本为提格雷贵族ꎬ 但与绍阿阿特塞德公

主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Ａｔｓｅｄｅ) 联姻ꎬ 得封 “亲王公爵”ꎮ② 阿姆哈拉平民则无法获得贵

族头衔ꎬ 最高只能做到千夫长ꎮ③

二是通过土地分配强化等级秩序ꎮ 阿姆哈拉人重视土地权利ꎬ 这关乎其

身份地位ꎮ 王室、 贵族与平民身份是土地分配与所有权的依据ꎬ 占有的土地

反过来又规定了不同人群的身份ꎮ 在税封领地制 “古尔特” (ｇｕｌｔ) 下ꎬ 王室

拥有永久领地ꎬ 享有土地上一切权益ꎬ 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ꎮ 贵族、 官员则

享受作为薪酬与奖赏的临时领地ꎮ④ 土地总管常驻领地ꎬ 代表王室、 贵族、 官

员管理土地ꎬ 组织、 监督农奴生产活动ꎬ 同时向附近自由民征收贡赋ꎮ 自由

民土地源自氏族分配ꎬ 这种地不能出售ꎬ 只享有使用权ꎮ 若自由民无法按时

缴纳贡赋ꎬ 将失去土地ꎮ⑤ 对于阿姆哈拉自由民而言ꎬ 依托土地获得的身份是

其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ꎬ 甚至可比肩最低一级贵族、 牧师ꎮ 若失去土地ꎬ 自

由民不仅失去任职资格ꎬ 还将丧失阿姆哈拉人身份ꎮ 而追随孟尼利克二世南

征并获得古尔特的奥罗莫将士在习得阿姆哈拉语后可成为阿姆哈拉自由民ꎮ⑥

另一方面ꎬ 阿姆哈拉人推广这种等级制ꎬ 强迫其他群体明晰各自在等级

结构中的位置ꎬ 倒逼其群体身份的族裔化ꎮ 一是提格雷人ꎮ 由于文化、 政治、
社会传统相似ꎬ 阿姆哈拉人主要通过政治地位安排来规定提格雷人身份ꎮ 据

所罗门传统ꎬ 皇帝 (万王之王) 登基后会册封几个最强大领地ꎬ 如戈贾姆、
瓦洛、 贝格姆德 (Ｂｅｇｅｍｄｅｒ)、 提格雷领主为 “领地之王”ꎬ 绍阿领主 １８ 世纪

也得封领地之王ꎬ 这赋予其统治各自领地的合法性ꎬ 确立他们与皇帝的效忠

关系ꎮ 更重要的是ꎬ 获得领地之王身份意味着拥有问鼎帝位的资格ꎮ⑦ 约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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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ꎬ ｐ􀆰 ２２􀆰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ａｋｉｓ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ｐｐ􀆰 ７８ －８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ꎬ “Ｔｅｄｌａ Ｈａｉｌé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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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四世、 孟尼利克二世称帝前都曾是领地之王ꎮ 为了打压提格雷贵族ꎬ 孟尼

利克二世拒绝册封约翰尼斯四世之子曼加夏􀅰约翰尼斯为提格雷领地之王ꎬ
仅封其为公爵ꎻ 忠于皇帝的瓦洛领主米卡勒 (Ｍｉｋａéｌ) 则兼领提格雷领地之

王虚衔ꎮ 这就增加了曼加夏治理提格雷的难度ꎮ① 由此ꎬ 帝位在阿姆哈拉、
提格雷领主间传递的规则被打破ꎬ 提格雷贵族沦为依附皇帝的地方精英ꎮ
为了维持对提格雷的统治ꎬ 约翰尼斯四世后裔只能分别依附不同的所罗门

王族成员ꎮ 提格雷领主塞约姆􀅰曼加夏因此不得不与两个儿子作战ꎬ 毕竟

后者也得到王族支持ꎮ② 正是因失去争夺帝位的资格ꎬ 使提格雷人不同于阿

姆哈拉人的独特身份凸显ꎮ 他们自称是阿克苏姆文明的真正创造者ꎬ 因未

与奥罗莫人通婚而保持了 “纯正” 血统与文化ꎬ 并将阿姆哈拉人贬低为

“半盖拉人”ꎮ③

二是奥罗莫人ꎮ 孟尼利克二世吸收奥罗莫贵族ꎬ 实现对奥罗莫地区的最终

征服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 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融合ꎬ 前者深刻影响了奥罗莫社会

组织形式ꎮ 例如ꎬ 以声望、 地位、 财富为标准的 “大人物” 认同逐渐取代奥罗

莫人的盖达体系ꎮ 奥罗莫贵族追求爵位、 官职、 荣誉ꎬ 博取皇帝的赏识ꎮ 同时ꎬ
大量与地位、 等级有关的阿姆哈拉词汇进入奥罗莫语ꎬ 如 “法官” “主人”
等ꎮ④ 奥罗莫女性也更愿意 “上嫁” 阿姆哈拉人ꎬ 以提升娘家社会地位ꎮ⑤ 但

绝大多数奥罗莫人都沦为所罗门王室臣民ꎬ 这些人在政治压迫、 经济盘剥中

其奥罗莫族群身份意识开始觉醒ꎮ 在孟尼利克二世时ꎬ 被征服的阿尔西

(Ａｒｓｉ)、 哈勒尔 (Ｈａｒａｒ) 等地奥罗莫人大批沦为农奴ꎬ 承受繁重劳役ꎮ⑥ 陷

入普遍贫困的奥罗莫人还遭到阿姆哈拉人系统性歧视ꎬ 后者粗暴践踏奥罗莫

人的 “瓦克凡纳” (Ｗａａｑｅｆｆａｎｎａ) 传统信仰与对 “阿巴穆达” (意为 “先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ꎬ 第 ２３６ 页、 ２７０ 页ꎮ
塞约姆􀅰曼加夏为约翰尼斯四世之孙、 曼加夏􀅰约翰尼斯之子ꎮ 参见 [英国] 理查德􀅰格林

菲尔德著: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ꎬ 第 ２８７ 页ꎮ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ａｋｉｓ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ｐ􀆰 ４８􀆰
[肯尼亚] Ｂ􀆰 Ａ􀆰 奥戈特主编: «非洲通史 (第五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ꎬ 第 ５８１ ~

５８３ 页ꎮ
[瑞典] 卡尔􀅰埃里克􀅰克努森: «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ꎬ 载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 «族群与边界: 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ꎬ 李丽琴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８４ 页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ａｓｓｅｎꎬ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ｏｍｏ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１８７０’ ｓ － １９９０’ ｓ: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１８７０’ｓ ｔｏ １９３５”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ｏｍ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Ｉｓｓｕｅ􀆰 ６ꎬ Ｎｏ􀆰 １ － 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１ꎻ [瑞典] 卡

尔􀅰埃里克􀅰克努森: «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ꎬ 第 ７９ ~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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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的崇拜ꎬ 并以国家法庭取代自治机构ꎮ① 东正教信仰、 阿姆哈拉语都成

为将奥罗莫人压在社会底层的无法逾越的藩篱ꎮ 同时ꎬ 在将传统盖达体系与伊

斯兰信仰融合的过程中ꎬ 奥罗莫人形成自身不同于阿姆哈拉人的独特身份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奥罗莫知识分子组建马查—图拉马协会 (Ｍｅｃｈａ － Ｔｕｌｅｍ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重新书写奥罗莫人作为一个独立 “族群” 的历史ꎮ 锡达莫人 (Ｓｉｄａｍｏ) 等群体

也遭遇了类似处境ꎮ 锡达莫贵族曾建立卡法 (Ｋａｆｆａ)、 贾涅罗 (Ｊａｎｊｅｒｏ) 等王

国ꎬ 他们在阿姆哈拉化之后进入统治精英阶层ꎮ ２０ 世纪初ꎬ 锡达莫贵族皈依东

正教ꎬ 使用阿姆哈拉语ꎬ 而绝大多数锡达莫平民同奥罗莫人一样沦为农奴ꎮ②

三是索马里人ꎮ 索马里人很早就形成了自身族群与宗教认同ꎮ １９ 世纪末

欧加登被埃塞占领后ꎬ 当地索马里人继续保有自己的游牧文化、 氏族传统与

宗教信仰ꎮ 在埃塞族群等级结构中ꎬ 他们是充满异质性与对抗性的群体ꎮ 在

泛索马里主义影响下ꎬ 欧加登索马里人更认同邻国索马里ꎬ 期待与其他索马

里人的联合ꎮ③ 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法尔人 (Ａｆａｒ)ꎬ 他们在语言、 宗教、
生活方式、 政治组织等方面都更接近索马里人ꎮ １６ 世纪大量阿法尔人加入艾

哈迈德􀅰格兰的军队ꎬ 与埃塞作战ꎮ 孟尼利克二世对阿法尔人的征服更多是

为了控制贸易重镇哈勒尔ꎬ 并不在意对当地人的同化与治理ꎮ④

孟尼利克二世时期是埃塞历史一个分水岭ꎮ 这一时期ꎬ 不仅埃塞的现代

领土空间基本定型ꎬ 而且埃塞各群体身份也初步完成了族群化过程ꎮ 等级确

定了身份ꎬ “统治精英—地方精英—臣民—敌人” 为埃塞各群体的自我与相互

辨识提供了最直接依据ꎮ 在此过程中ꎬ 无法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大多数

人立足自身社会地位ꎬ 凝聚了族群身份认同ꎬ 而族际分野最终赋予各族群身

份以政治涵义ꎮ 在孟尼利克二世时期最终定型的族群等级结构中ꎬ 阿姆哈拉

人是国家缔造者与支配者ꎻ 提格雷人是不满阿姆哈拉人、 试图提升地位的内

部竞争者ꎻ 奥罗莫人、 锡达莫人是若即若离的臣民ꎬ 他们不满自身在埃塞发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ａｓｓｅｎ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ｏｍｏ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００ － １０１􀆰

Ｈａｒｏｌｄ Ｇ􀆰 Ｍａｒｃｕｓꎬ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８６５ ｔｏ １９００”ꎬ ｉｎ Ｌ􀆰 Ｈ􀆰 Ｇ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Ｄｕｉｇｎａｎ ｅｄｓ􀆰ꎬ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８７０ － １９６０ ( Ｖｏｌ􀆰 １ )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４５１􀆰

王涛: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治理»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Ｋａｓｓｉｍ Ｓｈｅｈｉｍ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ａ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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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无关紧要的位置ꎬ 但不得不把埃塞视为自身存在的外部依据ꎻ 至于索马

里人、 阿法尔人ꎬ 只是离心离德的被征服者与随时想要分离的敌对者ꎬ 是难

以融入埃塞国家的异质元素ꎮ
由此ꎬ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具有鲜明的互构性ꎮ 对阿姆哈拉人而言ꎬ

“埃塞俄比亚没有非洲人”①ꎬ 他们漠视族际分野ꎬ 不愿承认其他族群享有平

等公民身份ꎬ 而视其为低人一等的臣民ꎮ 基于 “我们” 与 “他者” 的简单二

元对立ꎬ 奥罗莫人则将自身与 “阿比西尼亚人” 区分开ꎬ 前者具有和平、 民

主、 积极的价值观ꎬ 后者相反ꎮ 奥罗莫人不在意阿姆哈拉人与提格雷人的差

别ꎬ 将其笼统置于本群体对立面ꎮ② 同样ꎬ 索马里人也更多把其他埃塞族群无

差别地视为本族 “敌人”ꎬ 在凸显自身特性的同时ꎬ 将包括奥罗莫人在内的埃

塞人都视为 “敌人”ꎮ③ 不过ꎬ 族群互构性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ꎮ
它促成了埃塞国家的基本框架结构ꎬ 为国土空间内各种人群提供了基本政治

与社会秩序ꎮ 面对 ２０ 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局势ꎬ 埃塞国家由此赢得各国对其新

边界的承认ꎬ 实现了一个非洲本土国家的存续ꎮ④ 而在当时ꎬ 绝大多数非洲王

国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并沦为欧洲殖民地ꎮ 可以说ꎬ 互构性决定了各族群的相

互依存与埃塞国家的初步整合ꎮ

三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当代影响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形成以来经历了 ４ 个主要发展阶段ꎬ 其影响具有

阶段性特征ꎮ 第一阶段即 １９３０ ~ １９７４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时期ꎮ 这一时期族

群等级结构继续由阿姆哈拉人主导ꎮ 随着族群融合通道的堵塞ꎬ 提格雷人、
奥罗莫人、 索马里人等族群间等级差异逐渐消失ꎬ 而等级结构内在压迫性激

发了各族群对其维护者所罗门王朝的反抗ꎮ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１ 年德格时

期ꎮ 上台执政的德格看到了各族群不满情绪ꎬ 执行了以国家为中心统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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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栗本英世: «文化的地平线: 现代非洲人的故乡»ꎬ 包央译ꎬ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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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族际界限的政策ꎬ 却导致帝制时期遭压制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快速反弹ꎬ
各族群离心倾向加剧ꎬ 各地涌现出形式各异的族群武装团体ꎬ 全国深陷族群

冲突ꎮ 第三阶段为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８ 年埃革阵时期ꎮ 以提格雷族群武装提人阵为首

的力量推翻德格政权ꎬ 联合各族群团体组建埃革阵ꎬ 推行民族联邦制ꎮ 这一

时期ꎬ 族群身份制度化ꎬ 族群自治意识增强ꎬ 他们普遍不满提人阵对权力的

长期垄断ꎮ 第四阶段是 ２０１８ 年以来繁荣党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时期ꎮ 阿比􀅰
艾哈迈德上台后ꎬ 将埃革阵改组为繁荣党ꎬ 推行政治改革ꎬ 倡导泛埃塞主义

与族群和解ꎬ 致力于打破族群的等级结构ꎮ
(一) 强制同化与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延续

以阿姆哈拉人为主导的族群结构在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ꎮ
在西方民族国家浪潮冲击下ꎬ 塞拉西皇帝试图以阿姆哈拉人为主体ꎬ 抹杀其

他族群身份、 语言等 “杂质”ꎬ 打造埃塞单一民族国家ꎮ 他效仿日、 俄ꎬ 强制

要求各族群 “阿姆哈拉化”ꎬ 使用阿姆哈拉语ꎬ 接受东正教信仰ꎮ １９３１ 年ꎬ
帝国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形式规定埃塞国家认同就等于阿姆哈拉化ꎮ① 塞拉西皇

帝同化埃塞多元族群的举措加剧了阿姆哈拉人与其他族群的二元对立ꎮ
一方面ꎬ 信仰 (东正教)、 血统 (所罗门)、 族性 (阿姆哈拉人) 三位一

体中的族性元素在国家整合中的重要性上升ꎮ 其他族群通过皈依东正教、 效

忠所罗门王室实现阶层跃升、 族群身份转变的渠道被堵塞ꎮ 塞拉西时期 “阿
姆哈拉化” 未能使其他族群变成阿姆哈拉人ꎬ 只是凸显了阿姆哈拉人的特权

身份ꎮ 当时政府资源多投给阿姆哈拉人ꎮ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６ 年间ꎬ 中央高级官员中

来自绍阿的阿姆哈拉人超过 ６０％ ꎬ 奥罗莫人只有 １ ~ ２ 人ꎬ 索马里人则被排除

在外ꎮ②

另一方面ꎬ 提格雷人、 奥罗莫人、 索马里人等族群的等级差异逐渐消失ꎬ
无论地方精英、 臣民还是敌人ꎬ 现在都是所罗门王朝治下臣民ꎮ 随着大规模

扩张的停止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ꎬ 以往还能在空间上扩大资源总量的王室如

今转向在现有疆域内进行资源分配ꎮ 其中ꎬ 提格雷人是缴纳贡赋的农民ꎬ 原

先的奥罗莫、 锡达莫农奴则成为农场、 咖啡种植园的农民工ꎮ③ 涌入首都等大

城市的人群则充当熟练工、 临时工ꎮ 以往族群相对静态的空间分布如今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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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流动打破ꎬ 各族民众聚居在首都、 地方中心城市ꎬ 对阿姆哈拉政治、 文化

霸权感受更为真切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除了原本分散各地的 “族群叛

乱”ꎬ 城市中学生、 工人、 军人等职业型抗议也逐渐兴起ꎮ １９７４ 年ꎬ 该国军队

推翻塞拉西政权ꎬ 埃塞的帝制统治结束ꎮ
(二) “国家至上” 与族群原子化

以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 (Ｍｅｎｇｉｓｔｕ Ｈａｉｌｅ Ｍａｒｉａｍ) 为首的德格政权

看到阿姆哈拉人对其他族群压迫带来的后果ꎬ 试图以彻底消弭族群身份、 打

造全民国家的方式粉碎埃塞族群等级结构ꎮ 据 １９７４ 年政府发布的官方宣言ꎬ
德格否认埃塞存在任何族群、 语言、 文化差异ꎬ 强调作为埃塞国民的统一身

份ꎮ① 由此ꎬ 在理论上只有 “埃塞民族” 身份认同ꎬ 而没有阿姆哈拉人、 提

格雷人、 奥罗莫人、 索马里人等族群身份ꎮ 为推动社会改革与移风易俗ꎬ 德

格动员学校师生下乡宣扬全民平等新理念ꎬ 即 “泽马查运动” (意为 “合作

发展”)ꎮ② 据此ꎬ 德格认为族群等级结构的问题已经解决ꎬ 转而倡导全民建

设国家的 “国家至上” 理念ꎮ③ 不过ꎬ 德格轻视了族群等级结构的顽固性ꎬ
它在否定所罗门王室权威与阿姆哈拉化合法性的同时ꎬ 切断以往联系各族群

的纽带ꎬ 民众失去对所罗门王室效忠的义务ꎬ 迅速退回一盘散沙的状态ꎮ
一方面ꎬ 埃塞各地族群更倾向自治乃至分离ꎮ １９７５ 年德格废除帝制ꎬ 通

过土地国有化、 工农业集体化瓦解族群等级结构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ꎮ④ 这使

帝制时期遭到压制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快速反弹ꎬ 族群自治乃至分离的鼓噪

甚嚣尘上ꎮ 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早在帝制时期就已兴起ꎬ 德格时期快速

壮大ꎬ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 (简称 “厄人阵”) 于 １９７５ 年进逼首府阿斯

马拉ꎮ 在 «我们的斗争及目标» (Ｏｕ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ａｌｓ) 中ꎬ 厄人阵强调

分离与独立建国是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的唯一出路ꎮ⑤ 到 １９７７ 年ꎬ 埃塞全国

１４ 个地区都出现族群武装团体ꎬ 如提格雷的提人阵ꎬ 锡达莫、 阿尔西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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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莫解放阵线 (简称 “奥解阵”)ꎬ 阿法尔的阿法尔解放阵线等ꎮ① 欧加登

索马里人更是仰赖邻国索马里支持ꎬ 配合后者发动 １９７７ ~ １９７９ 年欧加登战

争ꎬ 试图分裂欧加登地区ꎮ 德格期待的全民国家遥遥无期ꎬ 它反被视为帝制

继承人ꎬ 承受来自各族群的压力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德格不得不组建民族研究所ꎬ 先

后识别出 ７４ 个族群ꎬ 无奈承认多元族群的客观存在ꎮ②

另一方面ꎬ 德格力图以高压政策维护革命成果ꎬ 最终蜕变为寡头军事集

团ꎮ 面对埃塞各地蜂起的冲突ꎬ 德格政府内部有人曾提出和解方案ꎬ 如阿曼􀅰
安东姆 (Ａｍａｎ Ａｎｄｏｍ) 主张对话解决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问题ꎮ 不过ꎬ 德格

拒绝族群标签ꎬ 将各地冲突简单归为地方 “叛乱”ꎬ 回避冲突的族群症结ꎮ 在

“国家至上” 旗号下ꎬ 德格将对厄人阵的打击作为震慑各地 “叛乱” 的典型ꎬ
不断加大军事压力ꎬ 直到 ８０ 年代发生 “红星运动”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ꎮ③

在各族群武装看来ꎬ 德格的武力镇压只是帝制时期同化政策更为暴力的形

式ꎮ④ 在镇压各地 “叛乱” 与防范政权内异己分子的过程中ꎬ 门格斯图统治

日益寡头化、 军事化ꎮ 而各地族群武装与政府内反门格斯图力量埃塞人民革

命党联合起来ꎬ 构成内外夹击之势ꎮ 其中ꎬ 主张分离建国的厄人阵与主张取

门格斯图而代之的提人阵是两支最强大的族群武装ꎮ 尽管双方龃龉不断ꎬ 但

在 １９９１ 年协力推翻了德格政权ꎮ
(三) 民族联邦制与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变异

推翻德格政权后ꎬ 提人阵主导的埃革阵承受了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厄立特里亚

从自治到最终独立引发的连锁反应ꎮ 它需要建立联结各族群的新纽带ꎬ 在维

护埃塞国家统一的同时ꎬ 避免重蹈德格暴力镇压的覆辙ꎮ 它承认各族群身份

与权利ꎬ 反对阿姆哈拉人霸权ꎬ 同时抵制各族群脱离埃塞的激进分离主义ꎬ
倡导族群平等、 自治与联合ꎮ 据此ꎬ １９９２ 年ꎬ 埃革阵根据识别出的 “民族”
边界划定 １２ 个民族州与两个自治市ꎮ １９９５ 年通过新宪法ꎬ 正式确立以 “各群

体、 民族与国民权利为基础” 的民族联邦制ꎮ⑤ 由此ꎬ 埃革阵在法理上否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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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历史结构的等级性ꎬ 各族群享有包括分离权在内的高度自治权ꎬ 有权使用

本族语言ꎬ 选举州政府ꎬ 管理州土地与资源ꎮ 但联邦掌握监管各州财政的权

力ꎬ 分离权的落实需联邦政府主持公投、 修宪ꎬ 提高了族群分离主义的门槛

与难度ꎮ① 尽管埃革阵试图在分权与统一间找到一个平衡点ꎬ 但多元族群相互

竞争的现实使埃革阵在施政中偏向维护国家统一ꎬ 由此提人阵发展为凌驾于

埃革阵内其他族群党的新权威ꎬ 它对提格雷人利益的偏袒使埃塞族群结构的

等级性以新的形式凸显出来ꎮ
一方面ꎬ 民族联邦制将族群身份制度化ꎬ 各族群围绕政治权力、 经济资

源与文化认同展开激烈博弈ꎮ② 在民族州划界过程中ꎬ 原本已长期混居并走向

融合的奥罗莫人、 阿姆哈拉人、 索马里人等在本族占主导的地区驱逐 “异族”ꎬ
人为制造民族州内的族群 “纯化”ꎮ 在奥罗米亚州与索马里州划界中ꎬ 几乎所有

两族混居的边境城镇都要举行公投才能决定归属ꎻ 像在莫亚莱 (Ｍｏｙａｌｅ) 等未

能举行公投的地方ꎬ 当地奥罗莫人与索马里人分别组建一套地方行政管理机构ꎬ
由此造成极大的社会撕裂ꎮ③ 以族群多元著称的南方州更是陷入族群恶性分

化ꎮ 该州古拉格人 (Ｇｕｒａｇｅ) 内各群体为争夺利益而人为推动族群分化ꎬ 希

尔特人 (Ｓｉｌｔｅ)、 基贝纳人 (Ｋｅｂｅｎａ)、 索多人 (Ｓｏｄｄｏ) 放弃古拉格人身份ꎬ
要求联邦承认其为独立 “民族”ꎮ④ 而在南方州北奥莫区 (Ｎｏｒｔｈ Ｏｍｏ Ｚｏｎｅ)ꎬ
又存在沃莱塔人 (Ｗｏｌａｉｔａ)、 加莫人 ( Ｇａｍｏ)、 格法人 ( Ｇｏｆａ)、 道罗人

(Ｄａｗｒｏ)、 康塔人 (Ｋｏｎｔａ) 等族群博弈ꎬ 该区一度要同时使用 ４ 种官方语言ꎬ
愈演愈烈的族际冲突最终迫使政府将该区细分为 ３ 个区与两个特区ꎮ⑤ ２１ 世

纪以来ꎬ 埃革阵倡导的 “发展型国家” 战略则在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ꎬ
忽视对经济成果更均衡的分配ꎬ 导致各族群围绕资源争夺的冲突白热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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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 提人阵违反埃革阵内族群党平等联合原则ꎬ 塑造了上级党对

下级党的垂直结构ꎬ 在施政中又多为提格雷人攫取权益ꎬ 引发其他族群不满ꎮ
在埃革阵内ꎬ 提人阵筛选其他族群党领导层并派遣 “顾问”ꎬ 事实上控制了阿

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 (简称 “阿民组”)、 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 (简称 “奥民

组”) 等党派ꎮ 某种意义上ꎬ 这些族群党都成了提人阵在各民族州的代理

人ꎮ① 提人阵还打压反对党ꎬ 确保埃革阵内各族群党在各州的执政地位ꎬ 形成

了虽保留定期选举等民主元素、 但由提人阵实际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ꎮ 在联

邦与地方选举中ꎬ 提人阵通过胁迫、 贿赂等方式挤压奥解阵、 埃塞人民革命

党、 全体阿姆哈拉人民组织等反对党票源ꎬ 设法迫使其退出竞选ꎮ② 同时ꎬ 提

人阵大力维护提格雷人权益ꎮ 在民族州划界中ꎬ 它将原属阿姆哈拉州的韦尔

凯特 (Ｗｏｌｑａｙｔ)、 卡夫塔—胡梅拉 (Ｑａｆｔａ － Ｈｕｍｅｒａ)、 塞格德 (Ｔｓｅｇｅｄé) 等

县划归提格雷州ꎬ 当地 ５ 万多阿姆哈拉居民被迫迁离ꎮ③ 提人阵还依托提格雷

重建捐赠基金 (Ｅｆｆｏｒｔ) 将大量国家资金投入提格雷工农业发展ꎬ 投资比例远

高于其他州ꎮ 仅占埃塞人口 ６％的提格雷人却占据着大量联邦军政职位ꎻ 执政

前期ꎬ 提格雷军官甚至占政府军军官总数的 ７０％ 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出身提格雷人的

总理梅莱斯去世后ꎬ 提人阵专门挑选出身南方小族沃莱塔人的海尔马里亚姆

􀅰德萨莱尼 (Ｈａｉｌｅｍａｒｉａｍ Ｄｅｓａｌｅｇｎ) 担任总理ꎬ 以便控制局势ꎮ④ 同时ꎬ 近

４０ 名提格雷军官获突击晋升ꎬ 武装部队参谋长、 情报部长、 外交事务主管等

实权职位皆由提格雷人担任ꎮ 在阿姆哈拉地方民族主义者看来ꎬ 这是提格雷

人有预谋地取代阿姆哈拉人的计划ꎮ 在奥罗莫地方民族主义者看来ꎬ 提格雷

人是埃塞族群等级结构中的新压迫者ꎬ 与以往阿姆哈拉人别无二致ꎬ 奥罗莫

人始终被 “高地族群” 压迫ꎬ 唯有暴力斗争才能改善自身处境ꎮ⑤ ２０１４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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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莫人因不满侵占本州土地的 “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 而举行抗议ꎬ 引

发蔓延全国的抗议浪潮ꎮ 埃革阵内阿民组、 奥民组趁机削弱提人阵ꎮ 内外交

困中ꎬ 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被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辞职ꎬ 奥民组与阿民组推

举出身奥罗莫人的阿比􀅰艾哈迈德担任新总理ꎮ
(四) 族群和解、 团结与泛埃塞主义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阿比接任总理ꎮ 他试图复制卢旺达 “去族群化” 模式ꎬ 提出

淡化族际分野、 强调国家认同的泛埃塞主义与 “梅德默理念” (意为 “团
结”)ꎬ 呼吁以虔诚信仰、 真诚对话弥合族群矛盾ꎬ 倡导理解、 爱与宽恕ꎮ 阿

比致力于寻求共识ꎬ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ꎬ 打破顽固的族群等级结构ꎬ 维护国

家统一ꎮ① ２０１９ 年他进一步将埃革阵改组为单一制政党繁荣党ꎬ 革新 “半威

权主义” 体制ꎬ 携手各族群共同推进政治改革ꎮ
尽管阿比倡导族群平等、 团结、 和解ꎬ 但繁荣党在改组中排除了埃革阵

前主导党提人阵ꎬ 其他族群尤其是阿姆哈拉人趁机 “反攻” 提格雷人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阿姆哈拉地方民族主义者组建反对党阿姆哈拉民族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ｈａｒａꎬ ＮａＭＡ)ꎬ 领导人贝莱特􀅰莫拉 (Ｂｅｌｅｔｅ Ｍｏｌｌａ) 鼓吹

在阿姆哈拉州与提格雷州有争议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ꎮ② 沃莱塔地区

２０１８ 年底则要求公投脱离南方州ꎬ 另组沃莱塔州ꎮ ２０１９ 年当地人组建鼓吹激

进自治的沃莱塔民族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ｌａｙｔａ)ꎮ③ 阿姆哈拉、 奥罗

米亚、 本尚古勒—古马兹 (Ｂｅｎｓｈａｎｇｇｕｌｅ － Ｇｕｍａｚ) 等州还发生针对其他族群

的暴力排外事件ꎬ 导致数百人丧生ꎮ④ 感到被孤立与 “清算” 的提人阵以提

格雷州为基地于 ２０２０ 年底挑起反对阿比政府的战争ꎮ 在 ２０２２ 年底签署停火

协议前ꎬ 战争波及提格雷州、 阿姆哈拉州、 阿法尔州、 奥罗米亚州等广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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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 导致至少 ２００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ꎬ 国内通胀率突破 ３０％ ꎮ① 随后ꎬ 提

人阵与提格雷州临时政府就权力分配产生分歧ꎬ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提人阵主席德布

雷齐翁􀅰加布雷迈克尔 (Ｄｅｂｒｅｔｓｉｏｎ Ｇｅｂｒ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开除临时政府首脑格塔

丘􀅰雷达 (Ｇｅｔａｃｈｅｗ Ｒｅｄａ) 等多名政府官员党籍ꎬ 提格雷人内部分离派与联

邦派矛盾激化ꎮ② 同时ꎬ 提格雷战争中曾支持阿比的阿姆哈拉民兵 “法诺”
(Ｆａｎｏ) 与地方特种部队等不满政府向提人阵让步ꎬ 转而与政府军爆发冲突ꎮ③

奥解阵也趁机扩大在奥罗米亚州的袭击ꎮ④ 面对各地族群暴力事件ꎬ 阿比通过

与提人阵保持接触、 宣布阿姆哈拉州进入紧急状态、 派军进驻奥罗米亚州等

有针对性的举措加以应对ꎬ 尽力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统一ꎮ
阿比执政以来ꎬ 各类族群问题都可视为族群历史等级结构下长期积聚矛

盾的爆发ꎮ 除了打击族群武装势力ꎬ 阿比着重采取以下两方面的举措ꎬ 破除

族群等级结构ꎮ 一方面ꎬ 倡导宗教包容ꎬ 推进族群和解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阿比在首

都千禧年大厦演讲ꎬ 强调在一个 ９９％ 的国民都信奉上帝的国度中ꎬ 唯有 “埃
塞上帝” 能带给国家繁荣ꎮ⑤ 在 ２０２１ 年复活节演讲中ꎬ 阿比将提格雷战争的

僵局比作基督受难ꎬ 鼓励国民克服困难ꎬ 增强团结ꎮ⑥ 与此同时ꎬ 阿比调解埃

塞东正教会与奥罗莫地区教会矛盾ꎬ 满足了奥罗莫人使用本族语言礼拜的诉

求ꎻ 他还调解埃塞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与穆斯林仲裁委员会的矛盾ꎬ 结束

双方长期对抗ꎮ 此外ꎬ 阿比推动成立埃塞福音派委员会ꎬ 满足占全国人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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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的福音派信众的诉求ꎮ① 阿比试图凸显宗教共识ꎬ 淡化族群差异ꎬ 依托宗

教推进族群团结ꎮ
另一方面ꎬ 阿比政府改善宏观经济环境ꎬ 以期增进各族群发展机会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阿比政府发布报告——— «国内经济改革议程: 通往繁荣之路»ꎬ 提

出以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 吸引外资、 农业发展为支柱的新经济规划ꎬ 试图

改善过去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ꎮ② 在金融领域ꎬ 阿比政府相关部门调整汇率、
利率ꎬ 使埃塞比尔对美元贬值超过 ５０％ ꎬ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２０２０ 年以来失控

的通胀率ꎮ ２０２４ 年ꎬ 该国参与 “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ꎬ 完成对国内 ８４ 亿美

元债务的重组ꎮ③ 同时ꎬ 政府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电信、 金融、 咖啡等部门ꎮ 当

年 １０ 月ꎬ 国有埃塞电信出售 １０％ 股份ꎬ 深化埃塞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ꎮ④

２０２５ 年以来ꎬ 埃塞与中国、 沙特等签署一系列投资协议ꎬ 覆盖农业、 制造业、
旅游业ꎮ⑤ 在农业领域ꎬ 政府扩大各族群农户在租赁土地上的权利ꎬ 同时提供

现代化金融、 技术服务ꎬ 促进小农增收ꎬ 稳定农业发展ꎮ 通过一系列经济改

革ꎬ 埃塞通胀率已从 ２０２２ 年 ３２􀆰 ５％降至 ２０２５ 年初 ２０􀆰 ７％ ꎬ 同期经济增长率

从 ７􀆰 ９％增至 ８􀆰 ５％ ꎮ⑥

以此为基础ꎬ 阿比进一步优化经济布局ꎬ 增进各地区各族群发展机会ꎮ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阿比政府针对地区、 族群发展不均衡问题进行改革ꎮ 一是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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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形成及其当代影响

制宜ꎬ 充分挖掘各地发展资源ꎮ 在复兴大坝所在的本尚古勒—古马兹州ꎬ 联

邦政府制订水库、 河道渔业经济带发展规划ꎮ 截至 ２０２５ 年第一季度ꎬ 该州已

建立 ６４ 个渔业经营协会ꎬ 渔业日产量突破 １􀆰 ４５ 万公斤ꎬ 不仅丰富了当地居

民食品供应ꎬ 而且新增 １ ６００ 多个就业岗位ꎮ① 为了推动大量奥罗莫青年劳动

力的本地化就业ꎬ 阿比政府于 ２０２４ 年启动了由中国中土集团承建的加达经济

特区 (Ｇａｄ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建设项目ꎮ 该特区距亚的斯亚贝巴 ６５ 公

里ꎬ 位于莫焦 (Ｍｏｊｏ)、 阿达玛 (Ａｄａｍａ) 与沙舍摩内 (Ｓｈａｓｈｅｍｅｎｎｅ) 三市

交界地ꎮ 特区不仅发展制造业ꎬ 而且附带一个商业中心ꎬ 以推动服务业就

业ꎮ② 另外ꎬ 阿法尔州碘盐生产厂、 小麦加工厂等项目也已启动ꎮ③ 二是建设

跨国走廊ꎬ 促进全国经济整合ꎮ ２０２３ 年ꎬ 阿比政府在拉穆港—南苏丹—埃塞

运输走廊项目上取得进展ꎬ 已与肯尼亚签署电力互联协议ꎮ 走廊沿线奥罗米

亚州、 锡达莫州交通状况与民生有望得到改善ꎮ④ 另外ꎬ 阿比开辟了联通索马

里柏培拉港 (Ｂｅｒｂｅｒａ) 走廊ꎬ 深化亚吉铁路沿线产业发展等举措ꎬ 也将惠及索

马里州、 阿法尔州民众ꎮ
从德格到埃革阵ꎬ 不同执政者都试图革新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ꎬ 破除

阿姆哈拉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ꎮ 在此过程中ꎬ 埃塞各族群获得了国家认可的

族群自治权ꎮ 不过ꎬ 作为革命者上台的提人阵最终把提格雷人推上原本属于

阿姆哈拉人的主导位置ꎬ 此举遭到其他族群不满与反抗ꎮ 阿比执政之初ꎬ 埃

塞国内兴起 “阿比热” (Ａｂｉｙｍａｎｉａ)ꎬ 许多民众期待他能够快刀斩乱麻ꎬ 妥善

处置埃塞各类矛盾ꎮ 提格雷战争后ꎬ 随着阿比政府收紧安全政策ꎬ 很多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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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他重蹈以往集权主义者覆辙ꎬ 指责他打开了族群冲突的 “潘多拉魔

盒”ꎮ① 无论如何ꎬ 顽固的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给埃塞国家共同体建设带来的挑

战不容小觑ꎬ 但阿比已经着手加以解决该问题并取得初步成果ꎮ 他倡导泛埃

塞主义与族群和解ꎬ 正是要打破历史遗留问题ꎬ 探索和谐、 合作的新型族群

关系模式ꎮ②

四　 余论

一般而言ꎬ 在多族群国家形成过程中ꎬ 国家权力与经济关系规定了族群

关系的内涵ꎮ 随着埃塞国家快速扩张与成型ꎬ 周边群体被吸纳与塑造ꎬ 并对埃

塞族群关系产生影响ꎮ ２０ 世纪初ꎬ 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基本被堵塞ꎬ 埃塞族群

的历史等级结构由此定型ꎮ 其内在历史延续性加剧了精英阶层的封闭与固化ꎬ
也使绝大多数人困于自身阶层 (族属) 带来的族群文化对立与政治敌视之中ꎮ

德格、 埃革阵、 繁荣党历届政府虽然都致力于变革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

构ꎬ 但其仍对当前埃塞国家治理产生一定影响ꎮ 一是族群矛盾与政治经济资

源分配不公带来共振效应ꎮ 阿比执政以来ꎬ 奥罗莫人、 索马里人、 阿姆哈拉

人等都要求解决埃革阵时期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ꎬ 但资源补偿不可能一蹴而

就ꎬ 且有赖于继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努力ꎮ 围绕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乃至冲突

极大牵扯了阿比政府的精力ꎮ 二是族群冲突增加了安全治理成本ꎮ 阿比倡导

梅德默理念ꎬ 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对族群自治权的侵蚀ꎬ③ 并诱发

２０２０ 年以来提格雷、 阿姆哈拉、 奥罗米亚等地暴力冲突ꎮ 阿比不得不将本应

用于发展的资源投入安全治理ꎮ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年度埃塞安全预算占财政支出

１１􀆰 ８％ ꎬ 除了国防开支ꎬ 政府用于国内安全治理的司法安全支出达 １８０ 亿比

尔 (约合 ２􀆰 ２ 亿美元)ꎻ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 年安全预算增至财政支出的 １５􀆰 ６％ 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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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全预算达 ２７６ 亿比尔 (约合 ３􀆰 ３ 亿美元)ꎮ① 三是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滋长

加剧国家建构的难度ꎮ 阿比倡导以泛埃塞主义推进族群和解与国家建构ꎮ 但

有人认为ꎬ 泛埃塞主义只是以往同化其他族群的阿姆哈拉化政策的改良版ꎮ②

奥罗莫青年团体 “奎罗” (Ｑｅｅｒｒｏｏ) 更是断言ꎬ 泛埃塞主义只是阿姆哈拉文

化霸权的变体ꎬ 缺乏对奥罗莫人权益的尊重ꎮ③ 四是族群问题有国际化的风

险ꎮ 阿比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ꎬ 推进与厄立特里亚和解ꎬ 结束两国长达

２０ 多年的敌对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 埃塞又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签署柏培拉港口合

作开发协议ꎬ 推进国家进出口多元化战略ꎮ 但提人阵指责阿比改善与厄立特

里亚关系意在围堵提格雷人ꎬ 抨击厄立特里亚军队在提格雷战争期间的介

入ꎮ④ 而欧加登索马里人也不满阿比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的合作ꎬ 认为阿比意

在挑动索马里人内部分歧ꎮ⑤ 的确ꎬ 埃塞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签署合作协议ꎬ
或将承认索马里兰 “独立”ꎬ 是有损于索马里国家主权之行为ꎮ

英国的埃塞历史学家理查德􀅰格林菲尔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曾提醒说ꎬ “对于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和发展民族统一的过

程ꎬ 人们还存在分歧ꎬ 这是当代埃塞俄比亚国内问题的核心ꎮ”⑥ 阿比执政以

来ꎬ 没有回避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带来的挑战ꎮ 他在打击族群暴力分离主义、
推动族际对话与和解的同时ꎬ 推动经济增长与各族群更均衡发展ꎬ 努力促成

平等互惠的族群关系ꎬ 依托泛埃塞主义寻求埃塞国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ꎮ 未

来ꎬ 阿比还需更明确地向国民展示平等、 团结、 共赢的新型族群关系愿景ꎬ
推进埃塞国家共同体建设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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